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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輕
同
事
體
能
極
佳
，
考
進
警
隊
，
我
們
都
替

他
高
興
。
餞
行
飯
局
上
，
他
已
﹁
剃
頭
﹂，
馬
上
就

進
學
堂
。
問
他
見
過
同
班
同
學
沒
有
，
他
說
見
過

了
，
又
說
學
堂
很
重
視
集
體
負
責
，
一
人
做
得
不

好
，
一
班
都
要
罰
。
又
笑
說
班
上
有
個
﹁
肥
仔
﹂，

不
知
體
能
是
否
應
付
得
來
，
有
點
擔
心
。

有
本
書
講
個
工
廠
經
理
去
行
山
，
見
到
一
隊
人
行
呀

行
的
，
卻
很
慢
，
原
來
有
個
規
矩
，
就
是
必
須
人
貼
人

地
走
。
由
於
隊
中
間
有
個
﹁
肥
仔
﹂，
行
得
超
慢
，
於
是

整
隊
就
如
蟻
行
了
。
經
理
於
是
明
白
一
個
道
理
：
團
隊

的
表
現
，
不
是
看
走
得
最
快
的
那
個
，
而
是
受
制
於
最

慢
的
那
個
。
﹁
肥
仔
﹂
就
是
﹁
樽
頸
﹂。

我
們
不
是
歧
視
體
重
，
胖
如
洪
金
寶
也
可
矯
若
游

龍
。
上
面
說
的
登
山
場
面
，
來
自
本
頗
有
名
的
管
理
學

小
說T

he
G
oal

︵
可
譯
為
︽
目
標
︾︶，
作
者
是
管
理
學
人

E
liyahu

H
G
oldratt

，
專
研
究
生
產
營
運
過
程
中
的
﹁
樽

頸
﹂
問
題
，
即T

heory
of
C
onstraints

︵
制
約
理
論
︶，

而
且
擅
用
小
說
方
式
把
理
論
問
題
表
達
，
很
是
有
趣
。
︽
目
標
︾
裡

面
，
男
主
角
要
在
三
個
月
內
，
把
效
率
奇
差
的
工
廠
脫
胎
換
骨
。
他

正
納
悶
如
何
入
手
，
有
天
剛
巧
去
行
山
，
朋
友
就
向
他
說
了
上
面
一

套
﹁
樽
頸
﹂
理
論
。
後
來
回
到
工
廠
，
細
心
觀
察
，
果
然
發
現
在
生

產
流
程
中
，
有
很
多
這
種
﹁
肥
仔
﹂，
說
的
不
是
胖
子
工
人
，
而
是

程
序
上
最
弱
的
環
節
。
要
改
善
效
率
，
原
來
不
必
花
大
錢
買
新
機

器
，
而
是
先
去
掉
這
些
樽
頸
，
情
況
立
見
起
色
。

問
題
是
除
去
一
批
樽
頸
，
另
一
批
樽
頸
又
會
出
現
，
像
交
響
樂
般

同
時
進
行
。
樽
頸
是
會
走
位
的
，
管
理
人
必
須
一
眼
關
七
，
隨
時
留

意
樽
頸
出
沒
地
。
以
前
去
電
子
廠
做
暑
期
工
，
燒
焊
集
成
電
路
板
。

每
行
有
個
行
長
，
看
住
七
八
個
女
工
流
水
作
業
，
見
到
誰
手
腳
慢
，

面
前
出
現
來
不
及
做
的
﹁
堆
機
﹂，
便
要
找
人
幫
忙
，
或
者
換
人
。

這
是
最
基
本
處
理
樽
頸
的
方
法
。
另
外
如
通
用
電
氣
這
些
大
企
業
，

每
年
都
開
除
表
現
最
差
的
兩
成
員
工
，
就
是
以
無
情
手
去
掉
樽
頸
。

不
過
這
些
給
除
掉
的
﹁
肥
仔
﹂，
卻
往
往
很
受
外
面
企
業
歡
迎
。
市

場
就
是
這
點
可
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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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陶
　
然

樽頸小說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今
屆
的
文
學
節
研
討
會
，

我
主
持
了
第
三
場
：
﹁
虛
擬

的
人
事
，
真
實
的
情
感
﹂，

三
位
講
者
，
葛
亮
、
羅
展
鳳

是
素
識
，
來
自
台
灣
的
周
芬

伶
是
初
識
，
也
是
我
最
想
結
識
的

作
家
。

場
刊
介
紹
她
：
﹁
跨
足
多
種
藝

術
創
作
形
式
，
散
文
集
有
︽
絕

美
︾
、
︽
熱
夜
︾
、
︽
戀
物
人

語
︾、
︽
周
芬
伶
精
選
集
︾
等⋯

⋯

小
說
有
︽
妹
妹
向
左
轉
︾、
︽
世

界
是
薔
薇
的
︾、
︽
影
子
情
人
︾、

︽
粉
紅
樓
窗
︾
等
；
少
年
小
說

︽
藍
裙
子
上
的
星
星
︾、
︽
小
華
麗

在
華
麗
小
鎮
︾
等⋯

⋯

﹂，
這
個

介
紹
忽
略
了
她
還
是
一
位
研
究

者
，
一
位
學
人
。
早
在
九
○
年
代

末
，
我
已
看
了
她
寫
的
︽
豔
異

—

張
愛
玲
與
中
國
文
學
︾，
二

○
○
五
年
還
買
了
她
的
︽
孔
雀
藍

調
：
張
愛
玲
評
傳
︾。
她
在
研
討

會
上
所
宣
讀
的
論
文
是
：
︽
張
愛

玲
的
香
港
書
寫
與
晚
期
風
格
︾，

換
言
之
，
她
是
一
位
張
學
專
家
。

為
了
這
研
討
會
，
我
特
地
從
書

山
找
出
了
︽
孔
雀
藍
調
︾。
周
芬

伶
說
：

﹁
孔
雀
藍
是
張
愛
玲
最
喜
歡
的

顏
色
，
藍
中
帶
綠
，
是
強
烈
與
飽

滿
的
顏
色
，
也
是
中
國
古
典
色
；
藍
調
是
西

方
的
，
來
自
美
國
黑
人
最
底
層
、
是
痛
苦
與

被
壓
迫
的
聲
符
。
﹂

她
以
色
和
調
來
為
張
愛
玲
作
傳
，
堪
稱
獨

見
，
比
喻
也
佳
妙
。
綜
觀
張
愛
玲
的
一
生
，

確
在
這
色
、
調
中
糾
纏
、
掙
扎
。

張
愛
玲
的
童
年
，
目
睹
父
母
離
異
，
與
再

婚
的
父
親
同
居
，
在
父
權
的
酷
威
下
，
備
受

虐
待
。
十
七
歲
那
年
，
終
抵
受
不
住
父
親
的

毆
打
、
囚
禁
而
逃
出
所
居
的
清
末
民
初
大

宅
。
這
座
﹁
心
碎
之
屋
﹂，
這
段
經
歷
，
張
愛

玲
在
︽
私
語
︾
中
這
麼
描
述
：
﹁
我
也
知
道

我
的
父
親
絕
不
能
把
我
弄
死
，
不
過
關
幾

年
，
等
我
放
出
來
的
時
候
已
經
不
是
我
了
。

數
星
期
內
我
已
經
老
了
許
多
年
。
﹂
甚
至

說
：
﹁
我
希
望
有
個
炸
彈
掉
在
我
們
家
，
就

同
他
們
死
在
一
起
我
也
願
意
。
﹂
周
芬
伶

說
：﹁

張
愛
玲
的
叛
逃
，
對
她
生
命
有
幾
項
意

義
，
她
逃
出
父
權
社
會
中

作
為
女
兒
的
位
置
，
在
心

靈
上
弒
父
，
也
擺
脫
了
社

會
規
定
的
一
個
女
兒
的
身

份
。
﹂

﹁
弒
父
﹂
這
詞
語
可
圈

可
點
。
同
樣
，
後
來
與
母

親
的
決
裂
，
何
嘗
不
是
有

﹁
弒
母
﹂
的
情
意
結
？
周

芬
伶
說
：
﹁
張
愛
玲⋯

⋯

一
生
中
甚
少
認
真
地
扮
演

某
人
之
女
、
某
人
之
妻
，
根
本
也
沒
作
過
母

親
，
揚
棄
一
般
女
人
被
社
會
賦
予
的
﹃
天

職
﹄，
甚
至
她
調
侃
﹃
母
愛
﹄、
﹃
母
性
﹄、

﹃
聖
母
﹄
這
些
誇
大
且
虛
幻
的
角
色
。
﹂
晚
年

時
，
自
閉
於
洛
杉
磯
一
所
公
寓
，
這
和
她
當

年
被
父
親
囚
禁
時
，
同
樣
不
是
一
所
﹁
監

獄
﹂
？
只
不
過
，
張
愛
玲
這
次
是
﹁
自
願
﹂

的
，
終
也
沒
﹁
逃
﹂
出
去
，
而
靜
靜
的
死
於

﹁
囚
禁
﹂
中
。

張
愛
玲
傳
記
層
出
不
窮
，
埋
於
故
紙
堆
下

的
作
品
也
不
斷
出
土
。
尤
其
是
︽
小
團
圓
︾、

︽
易
經
︾、
︽
雷
峰
塔
︾、
︽
異
鄉
記
︾
這
些
作

品
陸
續
面
世
，
張
愛
玲
的
自
傳
式
小
說
，
確

是
豐
富
了
不
少
研
究
者
的
下
筆
資
料
。
︽
孔

雀
藍
調
︾
雖
早
已
出
版
，
但
在
分
析
張
愛
玲

的
心
路
歷
程
，
卻
十
分
細
膩
，
迥
異
於
那
時

出
版
的
一
些
所
謂
張
愛
玲
傳
記
，
也
不
同
於

一
些
以
所
謂
文
學
理
論
，
亂
堆
砌
學
術
名
詞

的
張
學
研
究
。

張愛玲的「弒父」與「弒母」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前
周
因
臨
睡
時
胸
口
悶
痛
，
強
忍

近
五
個
小
時
。
後
覺
得
勢
頭
不
對
，

遂
於
凌
晨
四
時
按
動
床
頭
的
﹁
一
線

通
﹂
平
安
鐘
。
救
傷
隊
迅
速
前
來
，

立
刻
送
東
區
醫
院
急
症
室
。

急
症
室
的
醫
護
人
員
立
即
進
行
抽
血
、

量
血
壓
、
心
電
圖
種
種
測
試
。
但
因
冷
氣

極
凍
，
又
要
赤
身
露
體
接
受
檢
查
，
全
身

發
抖
，
這
是
受
苦
受
難
的
第
一
關
。

送
進
病
房
，
宣
布
禁
止
飲
食
，
連
喝
口

清
水
都
不
可
以
，
而
且
兩
手
腕
均
插
上
輸

液
管
、
血
壓
監
察
器
。
最
難
受
的
是
要
在

尿
管
前
插
入
管
道
，
抽
取
尿
液
。
於
是
全

身
動
彈
不
得
，
一
如
被
綁
在
刑
床
上
的
受

難
者
，
這
是
第
二
關
。

挨
過
飢
餓
又
不
能
睡
眠
的
一
夜
，
翌
日

宣
布
已
排
除
是
心
血
管
出
了
問
題
，
看
來

可
能
與
胃
部
有
關
。
因
此
決
定
繼
續
禁
止
飲
食
一

天
，
以
便
明
天
照
照
胃
鏡
，
看
看
胃
裡
頭
有
沒
有
生

長
異
物
。

四
十
八
小
時
絕
食
絕
水
，
前
所
未
有
。
以
此
體
會

貧
窮
人
家
飢
寒
交
迫
的
苦
況
，
十
分
有
益
。
但
事
實

上
我
在
年
輕
時
，
在
抗
日
戰
爭
中
已
體
會
過
。
不
過

今
天
要
一
位
八
十
六
歲
的
老
人
來
受
罪
，
似
乎
過
分

一
點
。

胃
鏡
檢
查
，
生
平
曾
做
過
兩
次
，
其
痛
苦
可
知
。

雖
說
已
有
局
部
麻
醉
，
但
仍
然
苦
不
堪
言
。
過
去
我

曾
做
過
多
次
檢
查
和
手
術
，
最
痛
的
一
次
是
由
中
醫

師
進
行
治
療
痔
瘡
的
結
紮
。
痛
得
有
求
死
不
得
之

感
。
好
彩
在
場
的
一
位
當
西
醫
的
校
友
，
批
准
注
射

嗎
啡
止
痛
。
他
並
指
出
，
每
個
人
的
耐
痛
指
數
不

同
，
我
是
屬
於
最
不
耐
痛
的
一
位
。

檢
查
結
果
，
胃
裡
頭
竟
有
一
小
塊
雞
骨
，
直
徑
約

一
吋
，
但
兩
頭
尖
利
，
因
而
刺
破
胃
壁
，
引
起
疼

痛
。
雞
骨
取
出
，
胃
壁
稍
加
修
補
，
疼
痛
便
較
緩

解
，
以
至
逐
漸
消
失
。

翌
日
要
求
出
院
參
加
回
歸
十
五
周
年
活
動
，
經
醫

生
批
准
，
以
請
假
方
式
外
出
。
期
間
記
者
不
知
就

裡
，
頻
頻
來
電
訪
問
有
關
七
一
事
宜
。
我
答
稱
正
請

病
假
，
在
家
休
息
。
經
追
問
原
委
，
並
在
報
上
刊

出
，
遂
使
眾
多
親
友
連
連
來
電
慰
問
，
包
括
越
洋
電

話
在
內
。

醫院50小時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過
去
數
年
，
旅
遊
日
本
的
次
數
真
的
不
少
，
算
來

平
均
一
年
最
少
也
有
三
、
四
趟
，
友
儕
中
甚
至
有
戲

言
說
我
在
日
本
有
另
一
個
家
呢
！
好
友
更
擔
憂
我
這

個
現
已
不
事
生
產
、
只
懂
吃
喝
玩
樂
的
小
女
子
，
如

何
負
擔
得
起
匯
率
長
時
間
高
企
的
日
圓
消
費
？

其
實
，
旅
遊
在
外
的
多
類
型
消
費
，
有
很
多
項
目
是
可

以
豐
儉
由
人
的
。
日
本
自
去
年
三
一
一
地
震
海
嘯
災
後
，

致
力
復
甦
旅
遊
，
政
府
與
民
間
組
織
，
各
自
也
好
、
協
力

也
好
，
先
後
推
行
多
種
優
惠
措
施
，
期
望
能
吸
引
海
外
旅

客
，
重
臨
消
費
，
刺
激
國
內
經
濟
。

先
不
說
其
他
，
單
是
往
來
香
港
日
本
兩
地
機
票
，
已
是

優
惠
至
極
之
低
價—

東
京
來
回
連
機
場
稅
及
雜
項
，
可

以
低
至
港
幣
二
千
元
左
右
！
是
不
是
令
人
蠢
蠢
欲
動
，
巴

不
得
就
捲
起
背
包
，
衝

赤

角
機
場
出
發
去
了
。

酒
店
住
宿
本
來
就
是
可
以
豐
儉
由
人
，
但
現
在
大
城
市

如
東
京
、
大
阪
、
京
都
等
的
高
檔
酒
店
，
很
多
都
定
期
作

推
廣
優
惠
，
房
租
有
低
至
六
折
、
或
半
價
的
比
比
皆
是
，

又
或
﹁
住
兩
晚
加
送
一
晚
﹂
作
招
徠
，
真
箇
令
人
越
住
越

開
心
！

旅
遊
日
本
的
各
項
消
費
中
，
最
令
旅
客
煩
惱
的
是
高
昂

的
在
地
交
通
費
用
，
尤
其
是
由
一
個
城
市
轉
移
至
另
一
個

城
市
，
無
論
是
利
用
高
速
巴
士
、
租
車
、
或
是
著
名
的
日

本
鐵
路
，
都
一
點
不
便
宜
。
若
沒
有
在
事
前
仔
細
考
量
、

計
劃
，
這
個
消
費
項
目
往
往
成
為
旅
遊
使
費
中
的
頭
號
殺

手
。其

實
，
日
本
國
營
鐵
路
就
這
個
海
外
旅
客
的
關
注
點
，
一
直
以
來
都

有
優
惠
措
施
，
推
出
多
款
全
國
性
或
分
區
性
的
鐵
路
周
遊
券
，
海
外
旅

客
可
以
憑
券
連
續
數
日
、
或
在
一
定
時
限
內
揀
選
日
子
，
不
受
限
制
的

搭
乘
日
本
的
鐵
路
交
通
工
具
，
想
去
哪
處
，
就
去
哪
處
。

在
二
○
一
二
年
剛
過
去
的
六
個
月
，
更
加
推
了
多
種
沒
有
發
行
過
的

周
遊
券
，
方
便
遊
逛
日
本
一
些
鮮
有
海
外
旅
客
足
跡
的
地
域
，
如
四

國
、
山
陰
、
山
陽
等
，
主
人
家
如
此
善
待
，
我
們
又
怎
可
以
辜
負
好
意

呢
？！ 日本鐵路周遊券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這
個
世
界
似
乎
﹁
立
立
﹂
亂
，

政
界
與
經
濟
圈
都
出
現
紛
爭
亂

子
，
置
身
此
間
，
情
緒
難
免
低

落
。
此
時
此
刻
，
倒
不
如
聽
聽

歌
，
跳
跳
舞
，
﹁
手
之
舞
之
，
足

之
踏
之
﹂
調
校
心
情
。
正
如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陳
甘
美
華
為
全
港
舞
蹈
公
開

比
賽
四
十
周
年
特
別
題
詞
﹁
群
英
獻
藝

舞
頌
昇
平
﹂，
以
及
康
樂
文
化
事
務
署
馮

程
淑
儀
署
長
所
題
﹁
菁
英
獻
藝
，
舞
匯

香
江
﹂，
某
程
度
是
描
寫
到
具
四
十
年
歷

史
的
舞
蹈
公
開
比
賽
盛
事
盛
況
，
遺
憾

的
是
對
整
個
世
界
包
括
香
港
當
下
卻
體

現
不
到
﹁
昇
平
﹂
現
象
哩
！

七
月
十
日
晚
應
觀
塘
文
康
會
會
長
潘

兆
文
之
邀
，
來
到
高
山
劇
場
觀
賞
第
四

十
屆
全
港
公
開
舞
蹈
比
賽
頒
獎
禮
暨
優

勝
隊
伍
演
出
。
難
得
的
是
觀
塘
民
政
專

員
區
慶
源
由
頭
坐
到
尾
，
興
致
勃
勃
在

欣
賞
每
個
優
勝
隊
伍
精
彩
演
出
。
正
如
每
屆
觀
塘

政
府
主
管
一
樣
都
表
示
能
以
地
區
推
廣
至
全
港
比

賽
，
而
又
歷
久
不
斷
，
長
辦
長
有
，
越
辦
越
好
的

惟
觀
塘
區
而
已
。
都
公
開
讚
揚
並
以
此
為
榮
。
連

續
兩
年
皆
見
區
慶
源
專
員
親
臨
為
頒
獎
禮
主
禮
，

為
舞
者
打
氣
，
彰
顯
區
專
員
真
的
是
用
個
﹁
心
﹂

去
支
持
此
項
比
賽
。

﹁
四
十
載
歲
月
，
美
舞
動
香
港
﹂
此
乃
舞
蹈
公

開
比
賽
創
辦
者
芬
姐
為
四
十
屆
慶
典
表
祝
賀
心

意
。
芬
姐
回
憶
四
十
年
前
，
香
港
只
有
由
教
育
署

主
辦
的
全
港
校
際
舞
蹈
比
賽
而
已
，
離
開
校
園
的

舞
蹈
愛
好
者
卻
失
去
舞
台
繼
續
切
磋
比
賽
了
。
適

逢
其
會
，
那
些
年
內
地
正
鬧
﹁
文
化
大
革
命
﹂，
不

少
內
地
舞
蹈
專
家
、
教
師
從
不
同
途
徑
來
到
香

港
。
熱
愛
舞
蹈
的
芬
姐
當
年
任
觀
塘
體
育
會
創
會

人
之
一
，
她
得
到
觀
塘
政
府
官
員
和
觀
塘
體
育
會

眾
首
長
支
持
，
發
起
創
辦
了
第
一
屆
全
港
舞
蹈
公

開
比
賽
，
廣
納
學
生
、
舞
社
、
團
體
組
隊
參
賽
，

而
當
年
來
港
的
內
地
舞
蹈
藝
術
家
正
好
大
展
身

手
，
編
舞
、
教
舞
在
公
開
比
賽
舞
台
上
，
參
賽
者

﹁
美
舞
動
香
港
﹂
成
了
香
港
一
年
一
度
舞
蹈
界
盛

事
。
﹁
四
十
載
歲
月
﹂
香
港
中
西
舞
蹈
綻
放
萬
紫

千
紅
之
花
愈
加
璀
璨
。
此
乃
﹁
眾
志
成
城
齊
心
舞

動
﹂
之
功
。
區
慶
源
所
題
﹁
翠
舞
凌
波
明
珠
耀
彩
﹂

十
分
應
景
貼
題
。

「美舞動香港」
思　旋

思旋
天地

明
天
是
一
年
一
度
香
港
盛
事—

—

書
展
。
這
些
年
來
書
展
場
內
經
常
掀

起

模
之
風
，
場
面
混
亂
。
今
年
情

況
似
乎
大
為
收
斂
，
愛
書
之
人
大
可

慢
慢
尋
寶
。

實
在
，
今
年
書
展
依
然
有
模
特
兒
駕

到
，
她
是
超
級
名
模
楊
崢
，
她
的
︽
把
米

芝
蓮
廚
藝
帶
回
家
︾
面
世
了
。
她
對

模

沒
有
反
感
：
﹁
幾
年
前
大
家
可
能
將
我
們

混
淆
，
她
們
根
本
不
算M

o
d
el

，
只
是

T
alent

，
身
高
未
夠
標
準
行
天
橋
，
可
以
做

藝
人
呀
。
﹂

楊
崢
身
高
五
呎
九
吋
半
，
由
中
二
開

始
，
五
年
內
體
重
一
直
保
持
一
百
一
十

磅
，
只
是
一
直
增
高
。
雖
然
行
天
橋
是
她

的
正
職
，
寫
稿
卻
成
了
她
的
興
趣
，
九
六

年
已
被
邀
請
為
文
匯
報
撰
寫
首
個
專
欄
。

這
位
嶺
南
大
學
會
計
系
畢
業
生
，
甚
有
遠
見
：
﹁
中

七
畢
業
，
我
已
是
超
級
模
特
兒
大
賽
冠
軍
，
我
依
然

上
學
，
但
電
影
、
廣
告
也
不
少
，
工
作
密
麻
麻
，
老

師
同
學
都
幫
我
補
課
，
累
極
都
要
堅
持
，
會
計
是
一

生
可
運
用
的
學
問
。
﹂

楊
崢
理
應
數
口
精
明
，
但
，
這
三
年
，
她
花
足
五

十
萬
，
飛
遍
全
世
界
，
冒

增
磅
的
危
機
，
吃
盡
天

下
美
食
，
走
訪
二
十
六
位
國
際
星
級
廚
神
。
這
條
數

怎
樣
計
？

﹁
訪
問
名
廚
是
滿
足
我
的
好
奇
，
他
們
的
廚
藝
和

味
蕾
為
何
如
此
出
眾
？
我
選
這
批
廚
神
都
冠
有
米
芝

蓮
光
環
，
更
有
說
服
力
。
另
外
，
吃
，
模
特
兒
必
定

留
神
，
幸
好
每
次
訪
問
，
美
食
當
前
也
要
做
筆
記
，

我
那
位
女
友
可
慘
了
，
總
將
我
未
吃
的
吃
光
，
一
個

星
期
下
來
，
重
了
八
磅
，
破
了
她
的
人
生
紀
錄
。
﹂

書
內
名
廚
教
曉
我
們
很
多
，
例
如
，
切
檸
檬
要
像

切
蘋
果
般
，
一
分
為
四
，
這
樣
更
易
取
到
汁
液
；
在

烹
調
過
程
中
下
調
味
料
，
比
煮
好
食
物
才
下
鹽
，
味

道
更
佳
；
烹
調
時
保
持
愉
快
心
境
至
為
重
要
，
烹
煮

食
物
的
目
的
，
在
於
製
造
快
樂
，
與
人
分
享
。

楊
崢
回
想
那
天
坐
在
法
國
最
高
級
食
府
，
面
對
優

美
環
境
非
凡
美
食
，
若
有
所
失
。
她
深
深
體
會
形
單

影
隻
永
遠
吃
不
出
味
兒
！

在
此
祝
願
楊
崢
早
日
找
到
﹁
吃
伴
﹂，
甚
至
成
為
人

家
的
﹁
煮
飯
婆
﹂，
勿
浪
費
了
﹁
美
女
廚
神
﹂
的
美

譽
。 「美女廚神」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那回在南京，午飯前於酒店大堂坐下聊天，回
來才驚覺手機不見了，這不是頭一次不翼而飛，
不抱希望地下去尋找，警衛竟然說看到，令我喜
出望外。手機倒也還罷了，但資料就難說。還是
五星級酒店好啊！L歎道，別的地方就難保了。
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次失物了，但也只能自我安

慰，人生在世，總免不了有時會丟東西的，日常
最常發生的，便是落下雨傘。有好幾次，出門時
下雨，吃完後說說笑笑，完全不記得帶傘這事。
有一次在中環午飯，雨停了，也就離開了。回頭
猛省，再去尋找，一水桶的濕漉漉雨傘，哪裡還
有我那把的蹤影？
還有一次搭巴士去北角，不是必備的眼鏡盒從

外套滑出而不自知，等到下車察覺，早已不記得
到底是哪一輛了！即使知道，難道真的那麼傻，
跑到該路巴士總站尋找去碰運氣？
總是慶幸沒有丟失錢包，可是有一年春節在酒

樓與朋友茶敘，銀包就放在椅背外套裡，結果眾
目睽睽下丟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們四人雙雙
相對而坐，照理不會有失。但那部長說，現在的
扒手可厲害 呢！只好自認倒楣，金錢不必說，
身份證信用卡可馬虎不得，連忙打電話取消信用
卡，並趕到附近的警署報案，領取臨時「行街
紙」。再更早一點的十二月，去長洲度假，擠巴士
擠丟了錢包，當時不以為意，到次日回中環才打
電話報失，那賊人哪容得你慢吞吞，早就迅雷不
及掩耳把錢提得差不多，問題是小電話簿上寫有
我的密碼！

但也不是每次運氣都那麼差，有一次在超級市
場掉了錢包，以為十之八九沒有了，還沒報案，
忽然接到電話，原來有人撿到，交到北角差館去
了！
儘管在北京讀書十三年半，印象中似乎沒有丟

失過東西，但離開萬隆去雅加達，登上遠洋輪船
歸國，我們在船上的學生們組成人鏈傳東西，剛
傳到我手上，突然「咯」的一聲，低頭一看，硬
物撞擊下，我手腕戴 的Titoni嶄新錶面碎成幾
片。船已關艙，送行者已雲散，回頭無門，我心
裡一沉，大哥安慰我說，只好請家裡設法再寄
了！船抵達廣州，住在招待所裡，在水龍頭洗手
時，戴在手指上的金戒指滑下，差點掉進窟窿，
還好撿回來了，但它終於丟失在宿舍裡，當時是
暑假，許多籃球好手北上南下集中北京，組成歸
僑學生籃球隊參加北京業餘聯賽，面對諸多陌生
面孔，我毫無戒心，那金戒指不翼而飛。我只悄
悄告訴身為召集人的L，但人海茫茫，無從追究。
其實那戒指並不值多少錢，卻具紀念意義，父母
在我出門前鄭重交給我，說，萬一沒有錢了，家
裡又無法接濟，你就把它賣掉抵擋一陣吧！我卻
知道那是留在身邊的紀念品。如今不見了，不免
難過。
但更厲害的是在文革期間，社會秩序混亂，許

多自行車都不免丟失了，我那輛也不例外。例行
向公安局報案，並不抱任何希望，一個月後竟收
到通知，叫我去某處失物招領，一到那空地上，
只見圈 一大堆自行車，一排排，頗為壯觀。我

在裡面轉了好幾圈，好不容易才認出我那一
輛。一問，原來是給人偷走後，下場是丟在
頤和園昆明湖裡，難怪車身都生 了！失而
復得，也並沒有驚喜，只是一味猜想它如何
浪跡天涯路了！
九十年代初，從杭州長途汽車站去蘇州，

朋友送我到車站，我們坐在候車室換電話
卡，把錢包放在一邊，只感到有個中年男人
晃過，我也不以為意，等到準備入閘時，想
掏車票，啊呀！錢包不見了！不但車票，連
人民幣也全丟了。幸好糊裡糊塗中還留個心
眼，回鄉證身份證和港幣、少量人民幣放在
另一個錢包裡，如果真的連證件都丟了，那
就恐怕行不得也哥哥，甚麼遊興都會全消了。
還有一晚在福州，晚宴時錢包放在椅背的外套

裡，散席時驚覺回鄉證都不見了，嚇得我連魂都
差點沒了，看來補辦，至少也得一星期才能回香
港。只好踏 月色沿住處回餐廳的小路低頭尋
找，在無望中眼睛忽然一亮，路邊不正躺 我那
黑色錢包嗎！我趕忙打開，證件全在，就是錢全
不見了！這人還算有良心，但可能是想得周全，
如果連證件都丟了，我就被逼得非報警不可。如
今只是破財擋災，已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那回在雅加達，X請我們去「香港酒樓」喝

茶，甫坐下，忽地驚覺背包不在，極力回想，隱
約記起早餐時掛在椅背，事不宜遲，X立即給相
識的酒店經理電話，請他把黑色背包留下，再煩
請司機回頭去找，我一路忐忑，如果找不回來，
馬上就要出境，沒了證件，哪能過關？恐怕補辦
也要折騰幾天，如何是好？火速回到酒店，一踏
進大堂，X就揚聲問，那經理拿出背包，問道，
是不是這個？我一看，一塊石頭落了地。一切安

然無恙，好在有X！否則怕也未必找得回來了！
更有一次，家人外遊，我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結果鎖匙包丟了，百般無奈，有家歸不得，只好
請鎖匠破門。錢包身份證丟了還可再設法買回或
補領，但沒有鎖匙就不得其門而入，你能叫得那
緊閉的門應你麼？
記得當年在萬隆，年紀小，還在上小學吧，有

一天深夜，家裡入賊，父母聽見前廳有雜遝腳步
聲和低語聲，忽然「砰」的玻璃碎裂聲，外頭有
人吹口哨，大約是把風的人吧，父母閃入後院，
跳到隔壁呼救，另一廂正是當地少校居所，可能
賊人因事敗，沿 旁邊水溝逃去無蹤。天亮，循
例有一組探員落案，當時我不知輕重，只覺得頓
時成了新聞人物似的招搖。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情，終歸不甚了然。但在事後印象中，應該是搶
劫未遂案。這又應該算是比偷竊案更嚴重，只是
並沒有真正「落實」而已。
那天無意中路過，看到「失物待領」佈告，忽

然又勾起往事如煙裊裊，不絕如縷。

失物待領

■ 這書分析張愛玲的心路歷程，細

膩而恰切。 作者提供圖片


